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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不
久
，
我
赴
台
灣
探
望
叔
父
。
在
叔
父
的
住
宅
小
區
，
我
很
難
找
到
垃
圾
箱
，
然

而
地
上
卻
很
乾
淨
。
我
感
到
疑
惑
，
問
伯
父
：
台
灣
人
的
垃
圾
丟
哪
裡
？
叔
父
笑
而
不
語

，
神
秘
地
說
，
到
了
晚
上
你
就
知
道
了
。

到
了
晚
上
七
點
半
左
右
，
外
面
響
起
車
笛
聲
，
叔
父
笑
着
說
，
倒
垃
圾
的
車
到
了
我

們
這
裡
了
，
叫
我
幫
他
拎
着
裝
垃
圾
的
塑
料
袋
和
塑
料
桶
一
起
走
出
家
門
，
只
見
閃
爍
着

橘
黃
色
燈
光
的
一
輛
機
械
化
垃
圾
裝
載
車
和
一
輛
資
源
回
收
車
，
停
靠
在
不
遠
的
指
定
路

段
，
大
批
居
民
從
各
幢
樓
、
各
條
巷
湧
來
，
場
面
甚
是
壯
觀
。

借
助
路
燈
，
我
細
細
觀
察
，
見
每
戶
前
來
倒
垃
圾
的
居
民
都
和
我
們
一
樣
，
手
提
二

隻
塑
料
袋
和
一
隻
塑
料
桶
。
兩
隻
塑
料
袋
是
分
裝
一
般
垃
圾
（
不
可
回
收
）
和
資
源
垃
圾

（
可
回
收
）
，
塑
料
桶
是
裝
吃
剩
的
食
物
的
。
伯
父
說
，
台
灣
﹁環
境

保
護
署
﹂
從
二
○
○
九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全
面
推
行
垃
圾
強
制
分
類
，
經

過
三
個
月
的
宣
導
期
，
從
四
月
一
日
起
，
台
灣
居
民
家
中
棄
物
丟
出
時

，
如
果
沒
有
依
照
規
定
分
為
﹁資
源
﹂
、
﹁一
般
垃
圾
﹂
及
﹁廚
餘
﹂

三
大
類
，
而
是
混
雜
傾
倒
，
將
可
處
新
台
幣
一
千
二
百
元
到
六
千
元
的

罰
款
。
居
民
們
原
來
是
把
吃
剩
的
食
物
與
一
般
垃
圾
裝
一
起
的
，
後
來

在
管
理
秩
序
委
員
會
的
組
織
下
，
自
動
發
起
了
收
集
﹁廚
餘
食
物
﹂
運

動
，
每
家
每
戶
把
烹
調
和
飯
後
剩
下
的
食
物
收
集
起
來
用
專
用
桶
盛
裝

，
送
到
工
廠
製
成
植
物
肥
料
，
回
歸
大
自
然
。
這
樣
既
清
潔
又
環
保
。

從
現
場
居
民
們
倒
垃
圾
時
面
部
認
真
的
表
情
來
看
，
台
灣
人
對
推

行
垃
圾
強
制
分
類
是
支
持
和
配
合
的
。
他
們
都
將
不

可
回
收
的
垃
圾
丟
在
前
面
的
車
裡
，
將
可
以
回
收
的

垃
圾
丟
在
後
面
掛
靠
的
另
外
一
輛
車
裡
。
沒
有
隨
意

丟
放
或
漫
不
經
心
的
情
況
。
我
問
叔
父
，
居
民
對
怎

樣
分
類
不
熟
悉
怎
麼
辦
？
叔
父
說
除
了
媒
體
宣
傳
、

社
區
專
人
指
導
、
環
保
署
諮
詢
資
源
回
收
問
題
的
免

費
專
線
電
話
外
，
還
可
以
詢
問
清
潔
員
，
如
才
開
始

，
居
民
不
知
道
咖
啡
渣
、
泡
過
的
茶
葉
、
果
皮
、
爛
掉
的
水
果
該
怎
麼

分
類
，
清
潔
員
就
告
訴
他
們
：
﹁咖
啡
渣
當
垃
圾
處
理
，
泡
過
的
茶
葉

、
爛
掉
的
水
果
、
果
皮
是
廚
餘
。
﹂
還
有
的
居
民
以
為
嬰
兒
用
過
的
紙

尿
褲
屬
於
紙
類
，
應
該
回
收
。
清
潔
隊
員
耐
心
地
解
釋
，
說
紙
尿
褲
屬

於
不
可
回
收
垃
圾
。

在
和
叔
父
的
聊
天
中
，
我
還
了
解
到
垃
圾
處
理
過
去
一
直
是
台
灣

頭
痛
的
問
題
，
因
為
土
地
少
，
又
多
山
坡
地
，
要
找
到
垃
圾
填
埋
場
非

常
不
容
易
。
台
北
市
過
去
幾
個
填
埋
場
有
的
已
經
填
滿
了
，
有
的
幾
年

後
也
將
被
填
滿
。
雖
然
從
十
多
年
前
開
始
，
台
北
市
就
開
始
陸
續
興
建

垃
圾
焚
化
廠
。
焚
化
爐
固
然
可
以
把
垃
圾
的
體
積
減
少
到
它
原
來
的
百
分
之
十
六
，
但
是

燒
出
來
的
灰
燼
仍
然
需
要
填
埋
。
況
且
燒
掉
的
東
西
裡
有
許
多
是
可
以
回
收
的
資
源
，
付

之
一
炬
太
可
惜
了
。
思
索
良
久
，
台
北
市
政
府
終
於
作
出
決
斷
，
堅
決
實
行
垃
圾
分
類
化

回
收
，
用
垃
圾
袋
裝
垃
圾
，
垃
圾
費
隨
袋
徵
收
，
也
就
是
說
市
民
必
須
買
專
門
的
垃
圾
袋

裝
垃
圾
，
垃
圾
越
多
，
用
的
垃
圾
袋
就
越
多
，
花
的
錢
也
越
多
。
真
正
做
到
使
用
者
付
費

、
污
染
者
付
費
。
自
垃
圾
分
類
化
回
收
、
垃
圾
費
隨
袋
徵
收
制
度
以
來
，
台
北
市
垃
圾
平

均
每
日
清
運
量
從
三
千
四
百
多
噸
減
為
一
千
噸
，
成
效
顯
著
，
台
北
市
民
逐
步
養
成
少
製

造
垃
圾
的
好
習
慣
。

從
我
夜
觀
台
灣
居
民
倒
垃
圾
來
看
，
確
實
感
受
到
他
們
所
具
備
的
環
保
意
識
。

魯迅的《社戲》，以京
中戲園子裡的不堪經驗開篇
，不知者，以為文章中的那
個 「我」，就是魯迅本人。
於是便有人很為魯迅惋惜，
覺得他不曾有真正享受京戲

國粹的 「緣分」。其實，只要翻一翻魯迅日記，
便可知《社戲》中的那個 「我」，實非魯迅本人
也，因為真實的魯迅，在客居北京的十多年中，
斷非觀戲一兩次，而且其看戲的經歷，也定然不
像《社戲》中所述那麼不堪。

不過，因為《社戲》所青睞者，不是京中的
戲園子，而是故鄉的民間戲，所以對於前者，便
有了情感上的不合在先，於是便難投入，對於戲
園子裡的看客跟戲台子上的角，都覺得隔膜，於
是便提前離場……

說到上個世紀一十年代北京的戲園子，本人
亦無實際的經驗，但魯迅文字中戲園子裡的那種
嘈雜喧嚷憋悶，實在不是一種讓人心胸開闊釋然
的所在，卻是很多人讀後應有的感受。於是受到
影響，便不大再興得起去考察當年京中戲園子的
興致了。

讀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其中一節談梅
蘭芳，借便介紹了當年京中戲園子的一些掌故，
對於不大了解熟悉戲園子真實景況的讀者，或許
是知識上的一種補充。這裡不妨做一次文抄公，
將其中相關文字摘錄如下。

先說當時京中戲園子的擺設。
那時上海的戲台，已經改了新式的了，北京

還是老樣子，四方形的，三面都可以看得真切。主要的是正廳
（他們喚作 「池子」 ），捧角的大概都坐正廳。他們所訂的二、
三排座位，就是正廳。什麼是座位呢？原只有一條條加闊的長櫈
。不要說現在的戲園子裡裝着舒適的沙發座位，就是要一隻靠背
的椅子也沒有的。中間只有小小的一張半桌，兩邊都沒有桌子。
在上海看戲有一種叫作 「案目」 ，招待殷勤，伺候周到，北京是
沒有的。你定了座位，只有一種看座的。你沒有來時，代你看座
，來了時把一個火茶壺擱在長櫈上走了。這種長板櫈坐了真不舒
服，然而在當時，無論你是什麼士大夫階級，他們都處之泰然。

其實，上文中所提這種加闊的長板櫈，似乎並不僅限於舊時
京中戲園子裡。我曾在時下京中一仿古菜館裡吃過一次地方小吃
。聽當地懂吃且熟悉舊京風物掌故的朋友介紹，當年不少本地菜
館子裡所用座椅，就是這種加闊了的板櫈，坐者需要自我腰背挺
直。如此說來，如果說看戲和用餐是飽了耳目與口舌之享受，臀
下之苦，卻是真實存在的。

再說 「喝彩」。聽戲不喝彩，不僅說明你不懂戲，大概也等
於白來。《釧影樓回憶錄》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至於喝彩，北京戲園子裡是不禁的，而且是有些提倡的，如
果一位新角兒登台，沒有彩聲，那是很失色的。可是喝彩卻有關
於知識與學問，要真賞他的藝術，恰到好處，喝一聲彩，那是最
有價值。不懂戲的人亂喝一陣，那是令人憎厭的。北方聽戲的人
，還有故意提尖了嗓子，怪聲怪氣的喝起來，引人發笑。如果說
戲園子裡的座位是貴賤一律，那麼 「喝彩」 則多少是有些門道的
。聽掌故說， 「喝彩」 者多少與唱戲者之間有些關係，用當年的
話說是所謂 「梅黨」 之類，用今天的話說叫 「粉絲」 ── 「梅黨
」 與 「粉絲」 們大概總歸是要喝彩的，而且還要熱烈。至於其他
人，那就看你自己是否入戲且懂戲了。

《社戲》裡的 「我」，一不滿於戲園子裡的座位且為看客，
二不滿於戲園子裡粉絲們捧角兒的做派，三不滿於戲園子的喧囂
嘈雜以致於壓抑憋悶，遂中途退場以圖清淨舒暢。這樣的看客，
過去有，今天大概亦還不少。

一次去位於海淀區
中關村的北京大學參加
一個研討會，走出地鐵
站，站在高樓大廈之間
，望着車水馬龍的街道
，我這個從不迷路的人
竟然迷失了方向。幾經

打聽，走了不少冤枉路，才找到五十多年前
我讀書的北京大學，心中不由自語： 「真是
變化太大了！」

我在北京大學一共呆了六年，先是在東
語系學習朝鮮語，後來留校又讀了兩年研究
生，那時經常到中關村去，自認為對那一帶
十分熟悉，沒想到卻出了洋相，那天參加研
討會也遲到了。不過，昔日的中關村，在我
的記憶中印象卻是十分深刻的。

中關村五十多年前只是一條街，長不到
半里地，街道兩側是些店舖，有文具店，有
山貨莊，也有一兩家小飯館。白天傍晚，人
來人往，比較熱鬧，是那一帶的 「繁華」之
地。中關村的面積多大說不清，但除了這條
街道外，四周就都是農田了，夏天是青紗帳
，冬天是茫茫荒野。

上學期間，每到周末，我們沒有可去的
地方，就到中關村這條街上去走一走。出北
京大學南門，過一條馬路，就到了這條街。
或買一點小吃，也就是花生、瓜籽之類，沒
有什麼高檔食品，或買一點鉛筆、墨水等文
具，補充校內商店的不足。學習緊張，逛逛
熱鬧的街市也開心。

記憶中最深的是，一次過年，班裡的幾
位同學提議，除到大飯廳打菜外，再到中關

村飯館訂幾個菜，拿回來全班同學一起聚餐，大家都同意。於
是我們幾個人去中關村飯館訂菜，買了辣子雞丁、紅燒魚、霉
菜扣肉等七八個菜拿了回來，在宿舍把桌子拼到一起，大家圍
坐四周，開始聚餐。那時我們年輕，精力充沛，又唱又跳，一
直到深夜。

那時還有一個去處，就是北京大學東門外也有一家小飯館
，菜做得很精緻，不過價錢比較貴，而且離我們住的南門太遠
，我們去得不多，當時比較 「富裕」的教授、教師常去那家餐
館打牙祭。

當時的北京大學，與今天的情況也不一樣，生活比較穩定
，學習氣氛很濃。我們生活的路線就是，宿舍─飯廳─教室─
圖書館。當時的學生宿舍主要集中在南門內，有幾十幢樓，從
一齋到四十齋。離宿舍區不遠的大飯廳，可供幾百人同時用餐
，但後來不夠用，就在旁邊新建了一個小餐廳。每天早上我們
起床後先晨練，之後急急忙忙吃過早飯後，就趕到西門內的東
語系外文樓上課，這段距離較遠，大家行走匆匆，個別人還騎
自行車。每天晚上在大飯廳吃過飯後，又馬不停蹄地直奔圖書
館，為的是佔個好位子，用心學習一個晚上。

而五十多年後的今天，北京大學完全變了樣，當年的大餐
廳已建起百年大禮堂，學生宿舍也擴大了不少，更大的變化是
餐廳不是一家，而是增加到好多家，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口味
選擇用餐，還有個 「芍園」餐廳，是一幢小樓，可以點菜請客
。不過未名湖、博雅塔還是原來的樣子，風光不減當年。

我們是在北京大學讀書的，但也是伴着中關村長大的，看
到它今天的發展，對它知根知底的我們，更感到欣慰。那天研
討會結束已是傍晚，我在回家的路上，又在中關村霓虹閃爍的
樓宇間，站了很久很久。

香
港
土
生
土
長
的
女
作
家
夏
易
（
一
九
二
二
至
一
九
九
九
）
，

是
一
九
五
四
年
開
始
創
作
的
，
以
長
篇
小
說
《
香
港
小
姐
日
記
》

（
香
港
學
生
書
店
，
一
九
五
五
）
躍
登
文
壇
，
成
為
本
港
重
要
的
作

家
之
一
。
在
劉
以
鬯
的
《
香
港
文
學
作
家
傳
略
》
（
香
港
市
政
局
公

共
圖
書
館
，
一
九
九
六
）
裡
，
有
夏
易
的
一
篇
自
傳
，
把
她
的
寫
作

生
涯
分
為
三
個
時
期
，
一
開
始
即
說
：
（
一
）
五
十
年
代
：
這
六
年

間
（
銘
按
：
即
一
九
五
四
至
五
九
年
）
，
已
出
版
的
小
說
約
十
本

（
全
部
是
愛
情
故
事
）
，
加
上
其
他
雜
書
約
十
餘
本
。
（
頁
四
八
七
）

她
沒
有
寫
出
這
十
本
愛
情
故
事
的
書
名
，
五
十
多
年
前
的
書
本
應
很
難
見
，
可
幸
卻

讓
我
找
到
了
這
本
《
小
曼
的
悲
劇
》
。
這
本
三
毫
子
小
說
是
香
港
海
濱
圖
書
公
司
出
版
的

《
海
濱
小
說
叢
》
之
六
十
八
號
，
由
章
逸
燄
插
圖
，
沒
有
出
版
日
期
，
只
能
估
計
是
一
九

五
○
年
代
末
期
的
出
版
物
。
一
九
五
八
年
，
夏
易
是
﹁海
濱
﹂
雜
誌
《
家
》
的
編
輯
，
是

《
海
濱
小
說
叢
》
的
自
己
人
，
其
他
九
種
愛
情
故
事
，
看
來
也
包
括
在
叢
書
內
。

《
小
曼
的
悲
劇
》
寫
小
曼
受
愛
情
騙
子
英
天
鳴
騙
色
後
，
最
終
患
精
神
病
，
要
在
瘋

人
院
裡
渡
過
餘
生
的
悲
劇
。
雖
然
略
覺
稚
嫩
，
如
果
你
要
求
不
高
，
還
是
可
以
一
讀
的
。

很
多
作
家
在
成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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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榆錢的記憶，可以
說是刻骨銘心的。尤其是一
邁進春天的門檻，枝頭現出
榆錢的影子時，那些縈繞在
唇邊的甜美記憶便倏地返青
了！

榆錢又名榆實、榆子、榆仁、榆莢仁，是榆樹
的果實，因形同銅錢故名。榆錢雖是一種果實，但
對於生於鄉村、長於鄉村的我來說，卻是一種無上
的美味：滋味各異的榆錢飯使多少像我一樣的農家
娃唇邊盪漾着榆錢的芳香……一場透雨過後，陽光
朗朗地一照，微風暖暖地一吹，榆樹枝頭突然綻出
朦朧的青綠，不消一兩日，青綠變成一朵朵細小的
嫩芽組成的柱狀花朵，彷彿微雕大師筆下的翡翠，
細密、整齊、精緻而又富有韻律，搖曳在枝間，洋

溢着一種生命的美好，透着一種焦急和新奇。再過
幾日，這些青綠便出落成一串串榆錢，汁液飽滿，
緊緊相擁。

榆錢邀來了一樹的清香和一季的春光，也引來
了榆樹下的人流如鯽，人影幢幢──大人孩子彷彿
一時受到了某種冥冥中的召喚，放下手裡的活計，
奔到樹下，上樹、跳躍、拽枝，捋一把榆錢放入口
中，大快朵頤。榆錢入口，清爽滑溜，淡淡的清香
混着隱隱的微甜，在舌尖留連不絕，讓人齒頰留香
，欲罷不能，全身毛孔滋發着春天的鮮嫩和清新呢
！ 「自下鹽梅入碧鮮，榆風吹散晚廚煙。揀杯戲向
山妻說，一箸真成食萬錢」，榆錢入饌是一件很愜
意的事，不論大江南北，似乎都有這樣的食俗。在
東北，人們吃得最多的還是榆錢飯。

榆錢飯是個統稱，它包括 「榆錢粥」、 「榆錢

湯」、 「糖拌榆錢」、 「榆錢炒肉片」、 「榆錢蒸
菜」、 「榆錢餑餑」等。採來翠嫩而飽滿的榆錢，
洗淨，剔除髒物，煮粥而食，謂之 「榆錢粥」。榆
錢粥最好用大米和小米來煮，米粥煮好、臨出鍋前
放入榆錢，稍稍煲一會兒，待榆錢翩然舒展，如花
綻放時，便立即盛出。

這樣的榆錢粥綠、白、黃相間，瞧着悅目，喝
着香甜，滑糯滋潤，絲絲縷縷的那種溫熱、甜潤的
感覺讓人覺得：即便是一碗粥，也能喝得山高水長
，意氣洋洋！

用榆錢來 「調湯」，這便是 「榆錢湯」。喝
「榆錢湯」時最好佐以 「榆錢餑餑」。把榆錢和入

發好的麵中，做成餑餑，這就是 「榆錢餑餑」。吃
一塊榆錢餑餑，喝一口榆錢湯，一乾一稀，綿香酥
軟，真是珠聯璧合。

辛卯年的清明節早過了，但是對
這個傳統節日仍令人不勝感念。蘇東
坡有一首七言絕句《東欄梨花》：
「梨花淡泊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

。惆悵東欄二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
。」─詩詠這一傳統節日，令人

讀後感慨遙深。
蘇東坡引發的惆悵是因為梨花飛舞時已值暮春，柳

絮飛綿，花事已闌珊，好景不長，淹忽易逝，一個人的
一生能欣賞多少花開花落呢？能經歷多少個清明踏青的
韻事呢？他不禁發出深沉的慨嘆！

可是清明畢竟具有歷史傳統的倫理價值，那就是朱
熹在《四書章句集註》中說的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
遠者，祭盡其誠」 。因此 「慎終追遠」反映於清明掃墓
，就是中國人難以卸卻的倫理負擔。也反映於為先人選
擇墓葬成了重要的事情。曾有過這樣的俗話： 「人生只
合揚州死，禪寺風光好墓田」 。如果比較起來，杭州的
西湖山光水色更是墓葬的福地，因而歷史上出現了林逋
（林和靖）以隱士身份隱於西湖之孤山，標榜妻梅子鶴
終老於是鄉，成為傳世的佳話。更有文人雅士吹捧名妓
錢塘的蘇小小，為她立墓於西湖。說來是怪事，林逋和
蘇小小的事跡也有人非議，上世紀中，海外一位名叫陳
百庸的詩人於遊西湖時，填了一闋《賀新郎》的詞，可
說是懷着歷史的憂憤，對西湖一些畸形景象，作了諷刺
、詰問，全詞是這樣的──

往事真難據，慣爭誇醉生夢死，顛雲狂雨，為那錢
塘蘇小小，多少鄙夫題柱，又底事林逋堪取？家國興亡
都不管，只管他梅鶴孤山住。韻事也，類如許。

柳堤蓼港兼梅渚，半歸他豪門狙獪、社狐城鼠。曾
問公平何有？問得天公無語。幾許驅寒鬥暑，終見人民
回天手，挽之江，盡滌層污去，從此作湖山主。

陳百庸的《賀新郎》寫於新中國誕生初期，他遊杭
州，重溫南宋偏安以至潰亡的歷史，指責林逋借隱遁偷
生，置家國興亡於不顧的卑下情懷，可說義正辭嚴。說
來不是湊巧，胡喬木於一九六四年秋曾駐足杭州，填了
十六首詞，其中一首以《沁園春》詞牌，寄寓《杭州感
事》，寫道──

穆穆秋山、娓娓秋湖、蕩落秋江。正一年好景，蓮
舟採月，四方佳氣，桂園飄香。玉綻錦鈴、金翻稻浪，
秋意偏於隴畝長。最堪喜，有射潮人健，不怕瀾狂。

天堂一向宣揚，笑古今雲泥怎比量？再繁華千載長
埋碧血：工農此際，初試鋒芒。土偶欺山，妖骸禍水，
西子羞污半面妝。誰共我舞倚天長劍，掃此荒唐！胡喬
木的詞提到的 「土偶欺山，妖骸禍水」 ，指的正是為各
類 「土偶、妖骸」修建的墓地玷污了西子湖，這也是陳
百庸在《賀新郎》詞中譴責的 「豪門狙獪，社狐城鼠」
。胡喬木當年提出 「舞倚天長劍，掃此荒唐」後，西湖
側畔就形成一場毀墓拆碑的運動，可說是埋下了日後破
四舊的伏筆。

值得關注的是，志在推翻滿清政府的徐錫麟、秋瑾

兩位先烈，於犧牲後由後人將他們的遺骸葬於西湖，並
為秋瑾立碑於紹興的宣午亭。自 「倚天劍」橫掃西湖，
毀墓拆碑之後，一直未見徐錫麟與秋瑾的歸宿地復原，
今值辛亥百年紀念，撫今思昔，不禁為先烈的去向一
問，也為問秋瑾的紀念碑如今沉埋何處？

豈意青山葬未安
史學大師陳寅恪寫過一首律詩──

葱翠川原四望寬 年年遙祭想荒寒
空聞白墓澆常濕 豈意青山葬未安
一代簡編名字重 幾番陵谷碣碑完
趙佗猶自懷真定 慚痛孤兒淚不乾

陳寅恪這首詩的背景是：他的父親陳三立（散原老
人）是清末時期著名的詩人，於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四日
（農曆丁丑年八月初十日）謝世於北平。抗戰勝利後，
歸葬於杭州之牌坊山。當散原老人忌日，傳聞其墓地被
有關當局為修建療養院，迫令遷移。這一不幸訊息，令
陳寅恪深感震驚。 「豈意青山葬未安」就是指遷葬的
事。

按陳的世家，非比尋常，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曾任
湖南巡撫，於甲午戰爭後痛恨滿清政府的腐敗，有志於
救國圖存，在湖南創立時務強學會，創立時務學堂，讚
揚康有為才識過人，從事人所不敢為的戊戌變法維新運
動。他支持變法維新，百日維新失敗，陳寶箴被革職。
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與康有為詩文投契，結為摯友。可
見陳家父子對推動變法活動有過貢獻。因此陳三立在西
湖的墓地遭到迫遷，引發了上海、北京的名流學者曾聯
名向政府要求制止迫遷之舉。據當年曾任中山大學教務
長的王越回憶，說陳寅恪任教於中大時曾寫信給周恩來
請求照顧，希望制止遷墓的事。周恩來很理解老一輩的
道德準則，令辦公室通知杭州方面不要移動陳墓。後來
杭州作了改動，使陳寅恪的要求得到解決。

一代詩人陳三立（散原老人）終於安息西湖，其墓
地今已列為保護文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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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觀台灣人倒垃圾
姚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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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看得幾清明（外一篇）
——望雲樓詩話 曾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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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一年五月八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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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易著《小曼的悲劇》

妙果寺 陳文育


